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童年时的春游叫远足，我印象最深
的是五年级那次远足。

远足前一天，在早晨举行升旗仪式
时，学校刘校长站在砖砌的司令台上，宣
布明天中高年级同学组织春季远足，操
场上立刻响起掌声和欢呼声。

这次远足的目的地，是家乡周庄南
面的一个叫祁沟的村庄，路程大约四里
多。出发时，排的是两路纵队，经过庄南
头那座又长又窄的木桥时，为了安全，就
变成了一字长蛇阵。过了桥就进入了农
村，走在田间五十厘米宽的小路上，和熙
的阳光，湛蓝的天空，悠悠的白云，随风
飘拂的柳枝，令人心旷神怡。粉红色的
桃花，洁白的李花，金黄色的油菜花，紫
色的蚕豆花，还有大片大片绿油油的麦
苗，五彩缤纷，美不胜收。偶尔有一两只
小燕子像黑色的闪电一样从头顶掠过，
引起我们一阵小激动。路旁还看到几个
池塘，一种叫苍鹭的水鸟伫立在池塘边，
腿又细又长，喙又尖又长，时刻准备着对
水里面的小鱼小虾发动突袭。一群一群
指甲大小的小蝌蚪，拖着长长的尾巴，摇
头摆脑地游着，挺惹人喜爱的。我立刻
萌生了一个想法：等到星期天，约两个同

学，带个玻璃瓶来，捞几个小蝌蚪回去养
养，看看它是怎样由一条尾巴变成四条
腿的，怎样由一个呆头呆脑的黑色小蝌
蚪变成一只活蹦乱跳的绿色青蛙的。

途中，还不时看到忙着春耕的农民，
他们一手扶着犁耙，一手扬着牛鞭，打着
牛号子在犁地，以便做秧池，播种育秧
苗。看着他们光着小腿，在冰冷的水田
里一步一步艰难地跋涉着，才真正体会
到“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啊。

到了祁沟的庄头口了，路两旁各有
一棵一人抱不过来的大杨树，上头各有
一个喜鹊窝。可能是我们这一大群不速
之客惊动了它们，几只花喜鹊在窝旁的
树枝上，撅着尾巴跳来跳去，“喳喳”地叫
着。班主任王老师笑着问我们，“你们谁
知道喜鹊在说什么？”“喜鹊还会说话？
难道成精作怪了？”我们一脸惊讶地看着
王老师。王老师慢悠悠地笑着说：“它们
在说，欢迎欢迎，你好你好！”知道王老师
哄骗我们，还是被逗得哈哈大笑起来，惊
得喜鹊全飞走了。

到了这次远足目的地——祁沟小
学，我们按年级坐在操场上休息。祁沟
小学的老师早已为我们烧好了两大桶开

水，每个同学分到一搪瓷缸开水，拿出带
的干粮，吃了起来。那时没有面包、蛋糕
什么的，连饼干都少见，带来的大多是烧
饼、方酥、金刚蹄、锅巴等，水果、饮料更
谈不上，带了几个洗干净的荸荠、水萝卜
就算高级享受了。

吃过午饭，老师们聚在一起抽烟、喝
茶、闲聊着。学生们可闲不住了，女同学
围成一个个圆圈，玩起了“丢手绢”的游
戏，“丢手绢，丢手绢，轻轻地丢在小朋友
后面，大家不要告诉她，快点快点抓住她
……”歌声、掌声、笑声响彻校园。男同
学最喜欢的是“斗鸡”，那是一项比体力、
比勇气、比技巧的能充分体现男同学阳
刚之气的对抗性活动。两个人面对面站
着，两只手抱着一条腿，膝盖头像大炮一
样对着对方，一条腿金鸡独立站着，相互
剧烈对撞着，一番较量后，谁的手离开
腿，抱着的腿着地了，谁就输了。两个人
后面，都有几个平时玩得好的哥儿们为
其呐喊助威，“加油，加油！”引来众多同
学围观。

“瞿——”一声拉长的哨声响起，尽
管意犹未尽，这次春季远足结束了。整
好队，各班班主任检查过人数后，队伍按
原路线返回学校。

春游也好，远足也罢，是人们为了放
飞自我，与大自然来一次亲密拥抱。人
类对于大自然的无私奉献和慷慨馈赠，
要懂得感恩，懂得珍惜，懂得保护。不仅
是为了自身，也是为了子孙后代。

远 足
□ 夏志强

父亲是个一点就着的火爆脾气。我没当兵前，他在我
的记忆里是个严父。小时候顽皮，炎热的夏天总会呼朋唤
友下到池塘里游泳。家乡湖河沟渠遍布，每年暑假都会有
小孩因家长看管不力，淘气游泳而溺亡。所以，每回只要发
现我下水，父亲总会火冒三丈，不由分说拖上来就是一顿暴
打，搓衣板也跪过几次。

父亲也是个开明的慈父。那时家里穷得刚刚能维持温
饱，我上高中时已经是1989年了，但每年庄稼青黄不接时，
我住校回家“补给”，父亲仍然只能咬牙去相对宽裕的邻家
借钱。所以，一周五元钱的生活费，我是精打细算着花，每
回学校食堂打饭时，看到别人吃肉丸，我咽下口水照样倔强
地去啃馒头、嚼咸菜。就是这样，父亲还是坚持着让我和哥
哥上完了高中。“穷人的孩子早当家”，那时的我和哥哥学习
都很用功。父亲不识字，学习上也不多问，但他常对我们说
的话“只要你们愿意上，就算砸锅卖铁，我也会供”，一直激
励着我们。哥哥顺利地考上了警校，我也在空军飞行员招
收中，一路过关斩将进入政审和复试。正当我憧憬着翱翔
蓝天时，一次意外却斩断了我的蓝天梦：骑车不小心摔骨折
了左脚小趾。在老师、亲朋的指责下，一向要强的父亲低下
了头，我知道这不是父亲的错！夜深人静的时候，我一个人
偷偷躲在被子里哭泣……

也许是发现了自己身体的潜能，也许是为了逃避父亲
内疚的眼神，更是为了实现自己儿时的梦想，我毅然报名参
了军。在欢送的人群里，父亲魁梧、高大的身躯尤其醒目。
怅然与无助忽然袭上心头，头脑一片空白，和家人说了些什
么，怎么道的别，我已经想不起来，只看见父亲的双眼里也
噙满了泪水。

军旅生涯里不知吃了多少苦，我在心里一次次告诫自
己：要加倍努力，把自己最光鲜的一面呈给父亲。连续三年
优秀士兵，第二年当班长，光荣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顺利
地考上了济南陆军学院。我能够想象得出父亲在家看到敲
锣打鼓送喜报的村干部时的情形。

难得的探亲机会，无论我是几点到家，父亲总会和母亲
一起坚持着等我踏进家门才肯去睡。半夜里，他还像我小
时候在家时一样，悄悄帮我拉下因翻身蹬腿皱上去的衬裤
裤脚。因为他一直认为，裤脚皱上去睡觉会不舒服。

娶妻生子，转业从警，有了自己的房子后，父亲来济和
我们长住了一段时间。每天下班回家，看到父亲和母亲在
客厅看电视，妻子在厨房做饭，女儿在书房做作业时，我觉
得这应该就是人生最大的幸福！由于过惯了田间地头、养
鸡喂鸭的生活，加之语言不通，没有自己的一帮老朋友在身
边，父亲坚持要回老家。拗不过他，和妻子一起开车把他们
送到高速路口。返回家中时，望着空空的房间，我抑制不住
泪如泉涌，吓坏了的妻子默默地抱着我。

不知不觉中，父亲已年过八旬。他一向身体很好，也很
注重锻炼，每天早晚都要出门大步走上近一小时。有几十
年烟龄的他，经不住子女们的轮番劝说，毅然决然地戒了
烟。看到身边那么多人因戒不了烟而痛苦，我就特别佩服
他。2010年，父亲患上了皮肤癌，但由于发现得早，经过手
术已经基本康复。父亲的病情，除了我和哥嫂外，家里其他
人都不知道，包括父亲本人。2011年，母亲因食道癌住院
治疗，我们几个子女商量好对父母隐瞒病情。见子女们孝
顺团结，父亲成天乐呵呵的。一向当甩手掌柜的父亲，居然
做饭、摘菜，养鸡、种菜等家务，样样无师自通。我常跟他开
玩笑：“上半辈子妈妈照顾你，现在你得还账了！好好干！”

母亲的病情极不稳定，放疗持续时间长，并且隔段时间
就得去扩管和复查，最后被医生告知住院禁食，那种痛苦无
以名状。为了让父亲宽心，母亲从来没有守着他落过一次
泪，直到最后用上杜冷丁时，她都没有当着父亲的面喊过一
声痛。倒是父亲觉察出异样后，一次次哭泣着叫我们一定
要尽力给母亲治。在家陪床的那段日子，由于母亲已经咳
嗽不止，我们基本一晚只能睡三个小时左右，多次劝说父亲
到其它房间去睡，他却一直执拗地选择陪伴着母亲，直至母
亲生命的最后一刻。

2013年3月，刚刚松口气的我们，忽然又被父亲腰椎
间盘突出急性发作弄得乱了手脚。二姐告诉我：父亲痛得
一个人在家哭，带他去苏北人民医院做核磁共振检查、针灸
吃药治疗，但情况越来越糟，父亲已经不能站和坐。哥嫂果
断决定送他去上海做手术。我赶到医院时，父亲的手术已
经成功完成。接下来的日子里，我和大姐夫留在上海陪
床。父亲因为神经反跳，下身酸涨，几乎整夜不睡，我们交
替着给他按摩、焐捂热毛巾。天天喂他吃饭，给他洗头、洗
澡，我都吃惊自己在亲情面前竟能如女人般细心。

哥、姐说父亲是个“老小孩”，我也在陪床这段时间坚信
了这一点。父亲难受烦躁时，会冲我们发脾气，会因半夜我
们两人都睡着了，没有过问他而生气，最离谱时他居然半夜
自己偷偷地拔导尿管，但事后他又都会给我们道歉赔不
是。那天他自己拔尿管被我发现制止后，我狠狠地“教育”
了他一通。父亲稍稍好些，能够扶着东西站立后，我实在因
工作，抵不住内心对领导和同事的愧疚，返回了济南。离开
病房的一刹那，分明看到了父亲无助的眼神中噙着泪花，我
忽然很后悔：当初说他的语气重了些，找个机会再给他道歉
吧……

恍恍惚惚间，我仿佛又回到了父亲的身旁，给他捶着
腰。父亲也还像我小时候一样，生怕累着我，没过一会儿便
挺挺自己的腰，连声说：好了，好了……

我的父亲
□ 潘万余

上世纪六十年代末，我到高邮吴堡
中学读初中，每学期都有一两次“革命传
统教育课”，请相关人士宣讲民族苦难
史、革命战争史，全体师生参加。今天来
看，就是接受“红色课堂”教育。

邓广和是周山居河大队一个普通农
民，日本鬼子侵占高邮之后，他无辜被抓
去，受尽了严刑拷打，也查不出个名堂，
结果被草菅人命的小鬼子拉到高邮城东
门宝塔旁的荒郊野地砍头。前面的三名
新四军战俘英勇就义，邓广和排第四个，
只听得小鬼子刽子手双手举起长刀来

“嗷”一声吼叫，就感觉到后颈部被重重
一击，顿觉天旋地转，不省人事，倒在血
泊中。孰料这一刀竟未伤及气管和颈动
脉。行刑后，小鬼子擦拭完刀得意地扬
长而去。也不知过了多久，在秋天阴冷
的霏霏细雨中，邓广和苏醒过来，忍着剧
痛爬靠在宝塔边，撕衣缠住血染的脖子，
踉踉跄跄奔到几里外，撞开一亲友家的
门，当夜从叫“牛缺嘴”的地方雇了一条
船偷运回老家，躲了起来，侥幸逃过一
命。当时，邓广和讲到痛心处，老泪纵
横，哽咽着走下台，掀开衣领把脖子上一
道长长的深褐色刀伤疤痕展示给全场。
师生们群情激愤，声讨日寇的口号声震
耳欲聋。

一个春日下午，红旗开道，彩旗校旗
跟进，我们一路歌声来到学校东南七八

里一个叫邵大驴拐子的地方，说是凭吊
古战场。只见两条弯弯曲曲的河流在此
呈十字交会，河面较宽，沿南北向河西
堤跨过东西向河流，有一条长搭板木
桥，过桥右首西南处有一烧砖瓦的土
窑。当地民兵营长领着我们介绍说，三
十年前，一支北上的新四军部队在这里
与小鬼子扫荡队意外遭遇，新四军人
多，鬼子武器好，双方打了不到一小时，
鬼子逃进了土窑顽抗，想等待援兵。新
四军涉水过河迂回到北岸，打死了土窑
顶的鬼子机枪手，又匍匐到土窑近处，
扔进去手榴弹，消灭了鬼子。徜徉在土
窑前，流连在大河边，我们每个同学仿
佛穿越时光隧道，置身战场，耳边有子
弹尖叫呼啸，眼前腾跃起新四军战士英
勇冲锋的高大形象，心中不禁萌发出投
笔从戎的报国愿望。

吴堡中学地处周山公社地域，而周
山烈士是牺牲在高邮我党我军最大职务
的领导同志。下放在营南老家的省卫生
厅副厅长吴越徒步十几里来到我校，作
为战争年代中共界首区书记、解放后高
邮第二任县长、周山烈士当年的部下，他
的报告把我们带进了那艰苦卓绝的烽火
岁月。

周山是苏中军分区敌工部副部长，
主管清特肃奸工作，鉴于高邮地处敌我
拉锯战的最前线，敌人势力强大，还乡团

猖獗，就主动请缨带领一支重建的有三
十多人的县区干部工作队，外加一个连
的部队掩护，在1946年 12月 24日夜，
从宝应夏集越过子婴河，悄悄插进界首
区的周家垛（解放后隶属周山公社），不
料被敌密探发觉，报告给王营炮楼里的
敌军。先来了一个营还乡团，仗打得很
胶着，后有路过的敌黄百韬整编二十五
师增援，满地都是“黄狗子”，敌火力又
猛，我方抵挡不住。周山命令大家向东
南草荡撤退，自己带警卫班断后，后在
过河时不幸溺水牺牲。吴越与他的通
讯员突围时，被敌机枪封锁在桥北岸，
听到敌机枪换弹夹的“咔咔”声，吴越一
招手，说时迟那时快，两人一前一后几
秒钟冲过了长木桥，侥幸突围成功。这
一仗，我方损失重大，很多同志牺牲、被
俘。县委宣传部长狄奔腿部中弹，被敌
刺死。界首区区长翟光退守民宅，在大
火中英勇就义。1947年后又有反扫荡
战斗中弹牺牲的县委书记李健、被俘后
英勇不屈的县长周奋等，其革命豪情气
壮山河，感人事迹可歌可泣。因为都是
亲身经历，加之长期作领导工作，五十
上下的吴越从不看手中的讲稿，思路清
晰，声音洪亮。每每讲到烈士们牺牲
时，他总眼噙泪花，慢慢掏出方格手帕
轻擦。我们不仅了解到那段地方革命
血与火交织的斗争史，也深深感受到同
生死共患难浓浓的战友情。

后来，这样的活动还有很多，内容形
式也丰富多彩。赓续红色血脉，继承革
命传统，就像一颗种子，从此深深扎根在
我们的心中。

“红色课堂”记忆
□ 蔡明

最近血压有明显波动，且多次出现
非正常数据，在家一天测三次，依旧居高
不下。就近去了家附近的城南社区医
院，扫码测温入院，挂了全科门诊。看见
紧靠大门旁第一个全科诊室门外候诊的
人挺多，按常规思维，估计这位医生不
错，至少有这么多人愿意在门外等候。
进入诊室，只见坐堂医生一副很精干的
样子。瞥了一眼工号牌，潘志明，副主任
医师。说实话，对全科门诊我多少有点
不那么相信，一个医生，什么病都看，专
业化程度和大医院相比可能会有较大差
距。潘医师听我一番陈述后，帮我测量
完血压，说血压确实很高，得先控制血
压。在问我正常服用缓解高血压药物情
况后，他耐心地给我分析造成血压高的
综合原因，诸如劳累、压力、药物长期服
用形成的依赖抗药性等，提出解决方案
一二三，说明理由，强调重点，言简意
赅。潘医师语速偏快，但语气特中肯，给
人信任感。

后来几天，我发现来找潘医师看病

的大多是熟人，一是靠近医院的老街
坊，二是经熟人介绍前来就医的。潘
医师看带状疱疹小有名气，这个病很
痛苦，中医、西医的疗法手段不一样，
潘医师在两者之间找到最佳结合点，
既有传统的针刺疗法，又借用西药消
炎杀菌，更拿手的是以针灸疗法，减轻
病人的后期疼痛。他的手法十分娴
熟，点位穴道尽在掌控之中，小小银针
被他拨弄得服服帖帖，头部、肩头、手
掌、脚面，根据患者的病灶精准下针，
几根银针倾刻之间便顺利抵达目的
地。一个下午，一位二十来岁的小伙
由母亲领着来找潘医师，称前一天晚
上吃饭后便开始打嗝，两三分钟来一
次，直至第二天午饭后依旧如此，胸口
都连带疼痛。潘医师拿起一包银针，

熟练地抽出两根，对准患者的前额部
位顺势而下，第一针，悄无声息，第二
针，只听见小伙子“啊”了一声，间隔一
分针，说不打嗝了。这么神奇，刚刚来
时还接二连三地打嗝不停，两针下去，
停了，如果不是亲眼所见，还真有点不
相信。后来量血压的几天，亲眼目睹
手伸不开的、腰不能直的、嘴有点歪
的，都在潘医师的妙手下得以康复。
潘医师让我刮目相看的是他对待每一
个患者的诚恳和耐心，他说病人最希
望医生给他讲到位，医生的话对患者
很重要，既要认真诊治，也要健康疏
导，有时候，医生的一句话能唤起病人
的信心。找潘医师看病的总说这样一
句话，潘医师人好呢，我觉得这是对他
最大的褒奖。

我问潘医师，一天忙到晚，最多接待
几十个人，很累吧。他坦诚地说，很累，
也想歇歇，但医院人手少，患者有需求，
我只有挑起担子。看到被他医治好的患
者一个个眉开眼笑，潘医师挺开心。

潘医师
□ 黄士民


